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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昨日六版）
晚上，前委会的讨论会又开到深夜。孙永康

书记主持道白后，白玉文严肃地说了一段话：兵

变是一件大事，是党的大事，是人民的大事，更是

我们的大事。我们是这次兵变的直接发动者、领

导者、指挥者，责任更重大。我们不应当出纰漏，

应当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在有十分把握

的情况下发动兵变。还是那句老话，我们不能盲

动，动则成功，动则胜利，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若无把握，宁可推迟。今天，同志们认真分析一

下，张依中处长要来这里暗访，与我们的兵变有

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小觑。白玉

文接着说：我提几个问题大家考虑。第一，张依

中来 49 旅暗访，是不是针对兵变。也就是说，张

是不是听说了关于兵变的事情？第二，是张依中

先知道还是杨军长先知道？第三，他们都知道

了，杨派张来一趟 49旅，会不会有什么行动？

张焕民说：我们是不是患了急躁病？急躁要

不得，急躁可能导致错误，急躁可能导致失败。

上级的指示和任务不能成为我们犯急躁病的借

口。世界上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是有条件的，也是

有过程的，是需要时间的。我自己有点急，我要

改。特派员所说问题，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军

长知道了，然后告诉了张依中。怎么走漏的消息

不太清楚。也许就是个猜测，或者有人打小报

告，无非是这两条。如果是小报告，那军长对事

情了解得就会比较详细，比较明确，比较有针对

性，这样危险性就更大，我们就更应当重视。如

果是猜测那就好，无非是来摸摸情况，落实核对，

这个还不是很危险，回旋余地会大些。但不管怎

样，事情既然出来了，那就应当重视，建议从明天

起，我们停止一切活动，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后

天，暗访的事情姚洗心队长想想办法消除张依中

的顾虑，他不顾虑了军长就不顾虑了，军长不顾

虑了可能就没有什么大动作，我们才能安全，反

之，危险系数很高。

姚洗心接着说：特派员和书记说的十分有

道理。张依中是我的顶头上司，接待主要是我的

事情。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感觉搞接待反而是

好条件，张看着我在吃药，戒心会相对减小。张

其实是个很义气的人，我们个人感情还是可以

的，接待的具体事情我负责办好，大家放心吧。

明天我们听其言、观其行，如果是焕民说的第二

种情况，军长不知道，就是派张依中来摸底，那就

好办。就是有一件事大家需要帮忙，晚上一定安

排一桌麻将，王老汉、张焕民、刘煊、我参加，大家

明白，就是给张处长送点儿钱。这个工作做细

致，基本就可以打发好他了。孙书记，白特派员，

焕民书记你们看呢？

孙永康看看大家，说，可以。那天我和白特

派员就不再见张依中了，我俩去舞阳县城转转，

给张创造个静心收贿的机会。

白 玉 文 同 意 ，补 充 说 ：我 放 有 两 斤“ 黄 鹤

楼”，古来曾醉孙权、崔颢、李白，无数文人骚客

兼饮此酒赋其诗，自古即是中国名酒，可谓是“楼

因酒而得其名，酒因楼而闻于世”，今天送给姚队

长做个护身炸弹吧。相信一定会炸出一个精彩

的世界来！

大家会心地笑了。

白玉文又提一个问题：不过，我最近听到士

兵中传唱一支小曲儿，什么“当兵痛苦真可怜，吃

不饱来穿不暖，终日受熬煎。白发望儿归，红妆

坐空帷，二更魂入梦，两地谁想谁!”这个焕民书记

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张焕民解释道：这个问题是这样，党支部曾

经考虑要大量吸纳连级以下军官和士兵入党，我

们就发动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官兵加紧串联，以

索要欠饷为契机，散发传单，还采用士兵喜闻乐

见的曲艺形式，编出了这个小曲儿。

白玉文问：不会传到冯钦哉那里吗？

张焕民说：应当不会，大家还是有这个警惕

性的。即使冯听到了也不会太重视，冯打仗可

以，政治他不是很懂，或者说他不是很重视，他只

会想这小曲儿是哪个士兵从农村捎过来的？当

然，我刚说了，我们也得经常提醒自己不能犯急

躁病，需要谨慎。

刘煊说：这也反映了士兵们的想法。

白 玉 文 说 ：好 ，谨 慎 是 成 就 大 事 的 条 件 之

一。我们要时刻警惕，处处慎重。

孙永康点头同意。

姚洗心队长安排得不错，他好好地接待了密

查处长张依中，汇报了前方的情况、调防后的事

情，说部队很安宁，热情很高，随时听从杨军长和

张处长的召唤。张依中没有更多的话，给人的印

象就是问问、听听，说长时间没有见面，过来看看

大家，没有再深入追究细问，好像不是专门为什

么兵变而来。这样事情表面看起来就缓和轻松

多了。为了麻将活动，“炸弹”只用了一枚，剩一

枚给张处长带走了。王老汉牌艺很高，引逗大家

给处长放大炮，处长白白收了几十两银子，乘兴

归宛。不过姚洗心也弄清楚了，确实是杨军长听

到了一些风声才命张依中到 49旅走一趟的。

送走张依中，晚上前委会开会。

张焕民书记提出问题：张依中处长打发走

了，但是军长会不会就此彻底放下心来？军长既

然已经听到了风声，感觉他不会轻易放下此事，我

们还不知道军长是从哪里听到的消息，是谁给军

长打的小报告，这需要我们调查、暗访、分析。眼

下有一点我们要考虑，他既已听说就会揪住不放，

对于一个军长，兵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换谁也不

会轻易放下！再加上原来石仲伟的教训，感觉杨

还是会重视下去的，杨虎城比冯钦哉在政治上要

敏感得多，成熟得多。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是

不是要提前发动兵变？早日把部队拉出去？免得

夜长生变！如果这件本来有希望的大事因为我们

自己的犹豫、彷徨、误判被扼杀在摇篮里，那会带

来流血、牺牲甚至失败，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得用敏锐的政治眼光，在事情复杂多变的过

程中抓住根本，一眼瞄中，一语中的，伸手抓牢。

白玉文听张焕民一席话，非常佩服。白玉文

对孙永康说：“孙书记，说说吧。”

孙永康要一杯水，呷了几口，他似乎胸有成

竹，慷慨坚定地表态：有一点可以肯定，杨虎城军

长应是在三分信七分疑的状态下派张依中来了

解查看情况的，即使有什么想法或者要采取什么

行动，一周之内也不会轻易采取行动。再者，张

依中也不会马上说 49 旅就是要最近兵变。我们

静观一周，一周后再定。如果中间真有什么突然

变动，我们见机行事。

大家都同意孙永康的分析。

三天以后的晚饭后，王老汉突然找到白玉

文、孙永康、张焕民，说了一件事：今天下午，冯钦

哉旅长去南阳开会了，通知会期三天。

事情有重大变化，事不宜迟。白玉文征得孙

永康同意，马上通知晚上召开前委会会议，这一

天是 1930 年 7月 29日。

前委会全体成员。张焕民卧室。空气有点

儿沉闷。大家情绪压抑。

会议开到午夜。大家一个声音，机会难得，

张依中到 49 旅的调查，尤其是冯钦哉三天的开会

时 间 ，大 家 认 为 这 是 天 赐 良 机 ，真 正 的 时 机 来

了。他们的眼里充溢着坚毅、果敢、胜利的光芒，

他们把手叠在了一起，长久地叠着。他们当机立

断，决定立刻行动。

起义！起义！起义！大家发出几乎难以控

制的一个声音，铿锵有力！

白玉文说：张书记，孙书记，就这样办吧，天意

使然，事不宜迟，似乎不能再等了。现在是凌晨一

点，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行动？现在就分配任务？

张焕民和孙永康异口同声：白特派员，你就

分配任务吧！

大家齐声同意。

白玉文声音激动，很坚定地说：刘煊负责解

决卫队营长，姚洗心队长带几名卫士协助。手枪

队张焕民队长安排两拨人，张队长亲自带人负责

解决门副旅长和军需处长景鼎臣，另一拨人员守

住军需处仓库，取出枪械、子弹，装备部队。还要

安排人夺取粮食和银元。骑兵连的马匹由姚洗心

队长和刘煊负责，夺来为我所用。白玉文问：清楚

没有？大家庄严回答：清楚了。

白玉文又交代说：门副旅长和军需处长那

里，要多带几个人，以防万一。

张焕民答道：明白。

一切安排停当，大家走出房间，各自奔向自

己的目标。

姚洗心带了 4 名得力卫士，跟着刘煊一起，直

奔卫队营长的住室。这个家伙和他的卫士睡得

正香，刘煊朝他们头部连开了两枪，当场击毙。

姚洗心带的两名士兵，捡了他和卫士的枪，自如

退出。紧跟着，其他各组也都顺利完成任务，各

部队领导都齐集在手枪队的小院子里，各队报告

现况。张焕民报告，他们击毙了门副旅长，击毙

参谋主任翁巨卿，击毙军需处长景鼎臣，还有死

硬下级军官、士兵 18 人，抢占了军需处，缴获银元

数千元。姚洗心报告，他们击毙了卫队营长和卫

兵后，缴获了战马和马车。白玉文指示各队去军

需库领取武器补充自己。又命令姚洗心带人把

缴获的军需库军资、银元一部分分给战士们，匀

出一部分分给当地穷苦老百姓，其余的装袋子上

马车。因为情况紧急，他们只叫了平常熟悉的几

个老乡，给他们一张名单，委托他们在天明之前

分给一部分穷苦得揭不开锅的老百姓。部队装

备完毕，时间已近四更天。白玉文要求各队清点

人数，清理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数目迅速报上

来，起义部队近 800 人，战马 80 多匹，还收缴步枪

200余支、手枪 100余支、手提冲锋枪 20多支、子弹

80余箱，还有马车 3辆，全部装备部队。

刘煊报告：喂马的老罗，要跟着部队走，还发

誓只要是跟共产党闹革命，为穷人打天下，豁上

命也愿意！白玉文问：原来没有发展他吗？刘煊

说：没有，那时候看他单独给旅部喂马，年纪又

大，就没有发展他，他今天才知道要去当红军，就

坚决要跟着走。白玉文：好事么，多一个人多一

分力量，再说我们还有 80 匹马，还有几架马车，老

罗跟着不是更好吗？让他跟着部队一起走吧。

白玉文命令：缴获的银元，有愿意回家的战

士，发给他们当路费，其余的用麻袋装好，缴获的

武器弹药、随队物资装上马车准备出发。各队迅

速行动。孙永康宣布起义成功，命令张焕民整队

出发。部队通过澧河，向着南阳前进。一路上，

姚洗心、张焕民、刘煊都骑着高头大马，雄赳赳气

昂昂。姚洗心、刘煊、王老汉前后跑着，对战士们

宣传鼓动，督促前进。

天明以后，部队到达叶县辛店镇，在一座叫望

夫石山的地方停下来埋锅造饭。白玉文和张焕民

一起转转山前山后，问了老乡才知道，山坡下的村

庄叫桐树庄，山的前后长满桐树，郁郁葱葱，覆盖

满山。白玉文和孙永康召集前委领导开会，公开

红九军军部领导机构，进行了具体分工，说：饭后

迅速向部队宣布，兵有头将有主，红九军的旗号马

上打出，我们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师出有名！

饭后，在望夫石山后山坡下的一块平地上，

组织全体官兵召开誓师大会。

首先，由白玉文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

军，成立红九军军部：军长张焕民，政委孙永康，

副军长刘煊，副军长姚洗心，王老汉为政治部主

任，白玉文是中共中央军委特派员随军行动。全

军分 3 个支队，以原手枪队为主，200 多人，支队

长由张焕民兼任，为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以原卫

队营的 300 多人为主，支队长刘煊；第三支队以原

密查队为主，加上一起起义的其他人员，200 多

人，支队长姚洗心。

紧接着，政委孙永康讲了部队暴动起义的意

义：同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我们

终 于 走 到 了 一 起 ，我 们 终 于 暴 动 成 功 ，起 义 成

功！如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穷、最苦、最艰

难的是老百姓，他们月月、年年、一生都在辛勤劳

作，付出最多，出力最大，但是，他们的收获却被

剥夺，他们辛辛苦苦劳动的成果却被少数人所享

用，多数人累死累活没有吃穿，而少数人却不劳

而获尽享人间富贵，像古人说的，朱门酒肉臭，路

有冻死骨。中国现在的社会不是这样吗？毫无

疑 问 ，这 是 不 容 争 辩 的 事 实 。 那 么 ，这 样 公 平

吗？毫无疑问，不公平。怎么办？要靠我们这样

一大群真正创造财富的穷人，跟着共产党要回社

会的公平，也要回我们做人的尊严，同劳动同享

受！大家都想想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那么辛

苦，但还是穷困潦倒，愁吃愁穿，为什么？我们不

起来，我们不斗争，这样的穷日子就不能改变，反

动阶级就会长期欺压我们，我们祖祖辈辈都得受

剥削、受压迫，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当红军，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夺取政

权，才能翻身当家作主人！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

的力量！

王老汉加上一句话：富人有 10 个，穷人就有

90 个，我们还不能打倒少数富人吗？我们有力

量，那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夺取政

权，就能翻身当家作主人！王老汉说完，振臂高

呼：团结起来当红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阵

阵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响彻山谷，久久回荡。

接着，白玉文讲全国的革命形势。白玉文

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就是红军，我们现在就是同

志，昨天我们还在反动的部队里当兵，一夜之间

我们翻身了，我们现在就是光荣的红军战士，昨

天的生活一去不复返，我们要步入新的生活，我

们将开辟新的战场。多数人都知道三年前我们

国家发生的两件大事，那就是由周恩来、朱德、贺

龙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创立了革命军队，

这支队伍现在在斗争着、发展着、壮大着。白玉

文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的

大作，我刚抄来的，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指出了中

国革命的道路，指明了劳苦大众斗争的出路，我

念给红军同志们听听：《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

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

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

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同志说到

我们的心坎里了，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地

主重重压迫，农民只有暴动。毛泽东同志也给我

们做出了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所走的路就是

中国穷人要走的路！现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

志带领的两支红军合在一起，叫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军，毛泽东、朱德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

据地，建立了革命的大本营。井冈山在哪里？就

在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在鄂、豫、皖，离

我们很近，那里还有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另一支

红军，他们也打出了一片红色根据地。今天，我

们暴动了，起义了，我们也是红军的一部分，军委

授予我们番号——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我们的

旗号镰刀斧头，我们下辖 3 个师：红 25 师，红 26

师，红 27 师，等我们建立豫鄂边区根据地，我们和

红 25、红 26、红 27 师会合，那时候我们的力量就

更大，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豫鄂边区

特委的领导下，去占领南阳，割据豫鄂边根据地，

我们要和全国的红军一样，打土豪，分田地，为穷

苦人打天下，为穷苦人建政权，打倒国民党反动

派，自己当家作主人！

王老汉带大家呼口号：坚决参加红军！跟着

共产党闹革命！

会后，军长张焕民整理组织队伍，发出命令，

按照新的建制，一、二、三支队排好队形，唱着军

歌 ，出 发 向 南 方 前 进 。 军 旗 耀 眼 夺 目 ，猎 猎 作

响。红军军歌阵阵，此起彼伏，激昂慷慨：同志们

快来拿起枪！我们是工农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

义反动派，要创造人民的新世界。敌人在发抖

了，奋勇向前冲！我们是无敌的红军，拼热血头

颅，把革命完成，这是我们神圣的战争。

红军嘹亮的军歌声，在山间回荡。

白玉文交代张焕民：军长同志，你派人去把

原来 16 连那个叫刘有孝的战士叫过来，编入警卫

排。不一会儿，刘有孝赶过来，给白玉文敬礼。

白玉文把刘有孝交给警卫排长耿建民：他叫刘有

孝，好同志，补充你们排。耿建民立正敬礼：是！

白玉文问王老汉：昨晚路上我们刷标语了吗？

王老汉回答：刷了，昨天晚上主要是贴，我们

事先在下澧河店写了一部分。

那今天呢？白玉文又问。

王老汉回答：白天应当以刷为主，白天能看

得见。

白玉文：告诉同志们，不要掉队。

是！王老汉敬礼远去。

白玉文、孙永康、张焕民并辔前行

白玉文：军长，我看部队情绪很高涨啊！

张焕民：嗯，三军思奋，斗必十倍。令人欣喜呀！

孙永康：古人说，兵不妄动，师必有名。又

说，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此说道理至

深。如今官兵们有名有实，目标明确，就会迸发

出无尽的战斗力。一支部队，最重要的是思想要

凝聚到一块儿，心要凝聚到一块儿，眼里要有一

个目标，团结无间，这样的部队定会战无不胜。

白玉文：我们很矛盾。共产党不希望战争，

人民需要和平，但是天下恶人成堆，不平之事累

累，富人总是剥削穷人，恶霸总是欺压人民，穷人

如果没有政权，没有军队，就没有办法惩治这些

强盗恶霸。如果造反夺权，就要有军队，有军队

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死人，就要天下大乱，正所谓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苦深”。

张焕民说：这不矛盾，你不去消灭他，他就要

欺负你，反动阶级不会自行灭亡，也不会自己退

出历史舞台。怎么办？那就是横下一条心，以

革命的战争消灭反革命的战争，以正义的战争

消 灭 非 正 义 的 战 争 ，打 他 十 年 二 十 年 ，打 败 他

们 ，打 服 他 们 ，管 制 他 们 ，对 他 们 实 行 专 政 ，敌

人 就 老 实 了 ，世 界 就 太 平 了 。 想 要 太 平 ，没 有

这 样 的 付 出 ，没 有 这 样 的 奋 斗 ，没 有 流血和牺

牲，要解放劳苦大众，要建立自己的政权，那是不

可能的。

白玉文：本来军人的事业是崇高的，但这是

在无奈时段的崇高。有一天条件成熟了，天下大

同了，世界上没有剥削和压迫了，人人自由安全，

人人平等，那时候军人的职业最卑贱，最使人看

不起，或者根本没有军队。没有军人，就没有战

争，那是多么好的世界，那是多么好的社会，那是

多么好的生活！

孙永康笑笑说：会有这样的社会吗？会有这样

的生活吗？那应当叫什么社会？特派员同志，你说

的是不是太遥远了？不过这样的社会还是很诱人

的啊！还有，那样的社会很好，但是社会总是有矛

盾的，社会矛盾怎么解决呢？靠什么解决呢？

白玉文：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

会吧，有了矛盾，大家商量，坐下谈判，完全是和

谐共处，谁的办法好就听谁的，谁的办法对人民

有好处就采用谁的。

张焕民：特派员同志，那得多少年？我们能享

受得到吗？其实，天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社会，都

应当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这是处理社会矛盾所

必需的，估计一万年也得如此，其实不论你是什么社

会什么国家，你要使对手屈服低头，臣服于你，顺从

自己，那就得国力强大，有足够的筹码，要不然……

姚洗心拍马回头驰来，高声报告：报告军长，

到郝寨镇还有 10里路。

张焕民命令：加快速度，郝寨宿营。另外，你

安排骑兵快速进庄，埋锅做饭。

姚洗心敬礼：是，军长同志！策马向前奔去。

晚霞如火，映红了西方半边天。夏日的火烧

云总是奇怪，如火燎原。白玉文心想：千里火云

烧空，尽日西郊无雨。农谚说，朝霞不出门，晚霞

行千里，这一段，又是晴天大日头了。也好，给我

们红九军一段好天气，也是给与方便。这里完全

是豫中平原地区，抬眼望远，一览数里。唐河南

流，碧水潺潺，残霞映照万丈波光，点点闪闪，煞

是好看。红轮西坠，它那极强的红光从树梢头喷

射出来，将白云染成红色，将青山染成红色。日

落西方第几峰？西霞千里抹残红。白玉文看着

西方一片火红，他想到，我们所期望的、所要奋斗

的世界，不就是这么一片红彤彤吗？赏心悦目，

心旷神怡。马儿雄姿矫健，蹄声嘚嘚。白玉文在

马背上雄姿英发，浮想联翩。南阳豫鄂边区特

委，事先已经联系约定，第二天要去社旗镇和那里

准备暴动起义的农民一起攻下社旗镇，那里党组

织安排的镇内暴动已计划停当，只等红九军配

合。白玉文和军部领导们筹划，进攻社旗镇无论

成功与否，部队均先到桐柏山区，暂时不去南阳，

就现实情况看，红九军的情况攻南阳条件欠妥，

先与红 25 师会合，壮大队伍，这样伺机再攻南阳

更有把握。事先军部已经派第一支队副支队长

郑重去桐柏县，以约定在桐柏山太白顶地区会

面。红 25 师现 400 多人，合兵一处就可以进行豫

鄂边区割据，先把根据地建起来，在豫鄂边区特委

的领导下，若能支撑，则发展壮大，开辟一块红色

政权，如若不能支撑，则东进大别山，进入鄂豫皖

根据地，与徐向前部会合，壮大革命队伍，共同扩展

割据，建设更大的根据地，以待长期发展，夺取全国

政权。

白玉文仰望西天，晚霞余晖仍强，胸中激荡，

突然脑海里蹦出一溜儿佳句：跃马昂首驰骋，歌

伴三军奔涌，团结天下真英雄，杀出一片彤红！

主义真，舍得身，人民江山，期来日铸定。

兵变发生，杨部上层大为震怒，尤其冯钦哉，

更是大骂共产党，暴怒非常，他于次日上午赶回

旅部，立即命令 97 团团长柳彦彪组织部队，速速

追击，发誓坚决歼灭干净，如若漏掉提头来见！

尤其是张焕民这个同乡，一定要把他拿获处决！

部队发生暴动，被共产党拉走近 800 人，军需

物资装车载走，武器弹药大部，银元大部，凡是能

拿的大都拿走了，这使得一旅之长暴怒气极。

柳彦彪脾性和冯钦哉多有相似，打仗刚强勇

猛，是冯钦哉的心腹爱将，在山东剿匪、驻马店与

唐生智大战中屡立战功。接到命令后，柳彦彪迅

速组织部队，旋即出发，顺着红九军刷的标语，于

第二天在唐河县太和镇一个叫王六庄的地方赶

上了红九军。

红 九 军 近 800 人 ，当 夜 宿 营 于 唐 河 县 郝 寨

镇。军部领导们不能休息，他们要研究南阳中心

县委指示怎样配合夺取社旗镇。按原先约定是

拂晓开始攻城，以镇东寨门上头立起绣有镰刀斧

头的红旗为号。

几个月前，南阳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军

阀混战为国内的阶级斗争，我党要推翻国民党统

治，建立苏维埃政权，首先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

胜利”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河

南省委、南阳中心县委及驻宛杨虎城部党的兵运

工作委员会秘密派出人员，传达兵变的指示。接

着，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派白玉文到南阳，

具体领导兵变事宜，这样，就组织召开了一个联

席会议，提出在冯钦哉旅首先策动兵变，同时在

宛东社旗镇组织农民起义，以南阳城内杨虎城部

教导队为内应，会合社旗镇起义武装，再与活动

在鄂北的红 26 师相呼应，割据豫鄂边区，建立革

命根据地。南阳中心县委根据联席会议精神，派

南阳城区区委书记张旺午和豫鄂特委秘书杨连

荣，会同交通员曹明久，到社旗镇组织农民起义，

在宛东区委的配合下，召开筹备会议。会上，张

旺午、曹明久分别作了动员，宣布起义的口号是

“土地革命”，并做了具体分工：社旗镇市民党支

部书记王锡恩负责组织力量夺取镇保安团的枪

支，破坏敌人的通信线路；宛东区委委员王子厚

负责组织人员解除商会武装；安排得力党员负责

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以备起义时插上东

寨门，迎接起义部队；党员李作良、胡居恩、杜膺

先负责联络；曹明久、张旺午、王涤新指挥，指挥

部设在镇内火神庙。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起义部

队来到联合行动，以做内应。

红九军军部讨论研究方案：第三支队 200人打

头阵，全部换上老百姓的服装，以卖菜农民打扮，悄

悄接近社旗镇东寨门，看到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

即冲进寨内，与起义武装合兵一处，拿下镇内保安

团。后续部队跟着第三支队一起杀向镇内，占领社

旗镇。研究决定，第二天拂晓按时攻击。

白玉文问姚洗心：老百姓服装筹备好了吗？

姚洗心回答已经筹备完毕。

军长张焕民补充：社旗镇离郝寨 20 里地，提

前一个小时起床可以吗？

姚洗心回答可以。

一切安排就绪，军部油灯熄灭。

白玉文没有睡觉，辗转反侧很久不眠。想起

来自己来到河南已经几个月的光景，时间真是太

快。离开武汉的时候，他的女友欧露长送不离，

往复数次不回，珍言叠叠，情意绵绵，有相送长亭

十里，缱绻不忍别离之状。白玉文为欧露的纯洁

真情而感动，但白玉文始终在欧露面前表现得沉

着稳重，这一切，后来都在来往的书信中互相表

达，彼此心里也算得到了安慰。他们相识于武汉

两湖书院。白玉文与欧露在学校偶然相遇，却一

见钟情，互相欣赏，结为挚友，发展为恋人。欧露

一直在汉阳工作，白玉文也在武汉的时候，他们

有机会在江边柳荫中徜徉，谈革命，谈工作，交流

见解，畅想未来。白玉文来河南致力于兵运，操

心忙碌，但是与欧露的书信往来不断。就在冯旅

起义的 3 天前，白玉文给欧露回信，说到冯旅眼下

的紧张，说到很可能会提前起义，杀出冯旅，割据

豫鄂边区根据地。白玉文告诉欧露需要暂时中

断书信来往，等他的回信。白玉文想，这封信不

知道欧露收到没有。收到与否欧露都会很惦念

自己，他理解欧露的心情。

幸福的回忆使白玉文心情激动，他突然觉得

很想和欧露说几句话，禁不住翻开日记的扉页，在

油灯下奋笔疾书：欧露你好，起义成功，拉部队近

800 人，大家齐心协力，正向桐柏山前进中。深夜

无寐。心有思念，字写于纸上，方觉亲切！天下

事，行行艰难，想创建一件出人头地的大业，没有

艰难的付出实难实现，况革命呼？革命付出的是

流血牺牲。革命是今夜上得了床，明朝难料生

死。没有这种精神和准备，唯有退出这条路。但

我们不是，我们是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一

定是要走到底的。和你分别已三个月，今事业发

展稍有眉目，心有欣喜。将来怎样尚不知，正在

发展中。起义成功，战斗较多，飘忽不定，暂无定

所，若干天以后，再等回信方可。中原行，任重业

大，但将头颅置度外，割得一方江山永。业就时，

举国沸腾，普天同庆新和平，红旗热血相映红。写

出此段，顿觉轻松。自己保存，以慰思念。

战斗在即，白玉文努力抑制自己的畅想，明

天还有艰巨的任务在等着自己，他想，这次战斗

一定要胜利。待到了桐柏山和红 25 师会师后，得

了闲暇，再和欧露联系。

（未完待续）
（插图设计陈腾飞）


